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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讨论废名小说用典的意义特征，认为废名有时通过改变典面的方法使典故符合他想表达的意思，更多时候是不顾典故的出处义、常用义，将典故还原为典面上的几个组成部分，然后分别对这些部分赋予不同于原义的新义，使整个典故的意义发生转变。典故的原义和新义由于废名想取得的表达效果不同，会出现置换、置放、并存等情况。废名大量用典故字面义的做法使用典这一文学手法从古代的方式转化成了现代的方式，为古代文化文学资源进入白话文语境寻到了一条通道。
关键词：废名小说；用典；意义
用典是废名作品中十分突出的现象。《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关于“用典”的释义为：“引用典故；运用典故”；而关于“典故”的释义为：“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①]。可以看出，这个定义比较简单粗疏。罗积勇的《用典研究》则将“用典”定义为“为了一定的修辞目的，在自己的言语作品中明引或暗引古代故事或有来历的现成话”[②]。本文基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用典”概念，但有些细致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交代。
现代互文性理论认为，一切文本都以互文的方式编织在一起，每个文本都处于文本系统中。参照《互文性研究》一书从广义（在语言学的层面将其界定为“所有表述中携带的所有的前人的言语及其涵盖的意义”[③]）和狭义（在文学的层面将其确定为“某些文学表述被重复”[④]）两个层面界定“互文性”概念，我们也可以对“用典”作出广义、狭义两种界定：广义的“用典”即所有前人所言所写及其所涵盖的意义，一旦出现在废名的作品中，即为“用典”。狭义上，只有在废名的作品中有相对固定的典面出现，才可以算作“用典”。这里所说的相对固定的典面，指一个较完整的可以由其回溯到前人某部作品或某个言谈的言语符号。可以看出，如果采用用典的广义定义，则“用典”与广义的“互文性”几乎重合，讨论的范围过大，并且主要问题即出现典面的用典情况将被冲淡，所以本文从狭义的层面来定义废名的“用典”概念，只在有典面可循的范围内讨论废名的用典情况。
废名自己在散文《谈用典故》、《再谈用典故》、《女子故事》、《神仙故事》、《随笔》中多次谈到他对用典的看法，这些看法可以主要概括为两点。其一，用典不仅是一种文学手法，还具有中国思想特征、文化特征的意义。废名认为：“中国的好文章，要有典故才有文章！”[⑤]他在《谈用典故》中借庾信的《谢滕王赉马启》说明中国文章以典故驰骋想象、表现境界，不以表现情节见长。在《再谈用典故》中，认为外国文学重故事，表现方法是戏剧的；中国文学重典故，表现方法是联想和点缀，并进一步指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第七章、第十三章中，废名对此观点作了详细例证：第七章里，他将庾信与莎士比亚对比，认为莎士比亚以故事人物表现自己，中国诗人以辞藻典故表现自己。虽然他后来说莎士比亚的情节也是旧材料的改编，但莎士比亚仍然是以情节故事表现境界。第十三章中，他从庾信的“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入手，说明庾信文章是成熟的溢露，莎翁剧本则由发展而达到成熟；发展靠故事，溢露恃典故。废名通过将庾信与莎士比亚对比而说明中西文化的不同，可见用典在废名看来不仅是一种文学手法，还具有中国思想特征、文化特征的意义。这也许可以看作废名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典故的原因之一。
其二，用典主要不是用典故的原义，而是用典故的“字面义”，为典故赋予自己的意思。废名在《再谈用典故》中说：“有时用典故简直不是取典故里的意义，只是取字面。”[⑥] 在《随笔》中他更提出这样的观点：“古文中的典故，恐怕也不容易得作者的用心，这也殊是一个可以消遣的审查，在我至少可以抵得证几何那样可喜。高明的作者，遣词造句，总喜欢拣现成的用，而意思则多是自己的，新的，这也是典故的存在的理由之一。”[⑦]这些地方都对读者形成重要提示——废名所说的“字面义”指的是什么。他这里所说的“遣词造句，总喜欢拣现成的用，而意思则多是自己的，新的”是对高明的作者用典手法的判断，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废名是怎样使用“现成的”字句、造成了“自己的”意思，是我们理解废名用典意义的关键所在。
一、废名小说如何赋予典故新义
废名赋予典故新义的第一种方式是改变典面。典故是前人在当时的情境和语境下所为之事、所说之言，所以典面一定符合前人当时的情境、语境，却未必符合废名想表达的某个意思、某种情况。所以当废名把一个典面拿到自己想要说明的情况中来时，有时他做语素上的调整，使典故符合自己想表达的意思。下面一例即是将典面中自己无意表达的部分替换成了想要表达的要素：
小林笑着向她们两人说道：
“观乎海者难为水，然而你没有看见它，它也不能自大，大概也只好自安于寂寞。”[⑧]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元稹悼亡诗的两句，将故人比为“沧海”、“巫山”，以致其余的水、云“难为水”、“不是云”，强调今昔对比，表达对故人的思念。而废名想表达的意思与此区别很大，句中的“然而”显出句意重心在后半句：如果缺少了细竹、琴子的“观”，海也将很寂寞。于是前一句如果径直用“曾经沧海”，则与后半句在语义上无法联系。于是他将“曾经”改为“观乎”，去掉了元稹诗中今昔对比的含义，只表达“海”使得其余的水难作水了这样一层意思。
此外，废名会出于通俗化的考虑而改变典面。前代文学中的一些表达因为时间的推移变得佶屈聱牙，于是废名用后来常用的句式或近义词重述它们。如将《诗》中的“美目盼兮”改为“美目一盼”，将宋玉的“粉白黛黑”改为“粉白黛绿”，将秦观的“唇边朱粉一樱多”改为“唇上的胭脂一樱多”。
更重要的赋予典故新义的方式是发展出新义。
但在详细分析废名发展出典故新义的几种方式前，需先区分典故的出处义、常用义、“字面义”。
典故的出处义即典故之所从来的那个意思，是形成一个典故的最原初的意义。典故皆有典面，有的典故最初出处的全部语境涵义基本上都落在典面上，这种典故的典面与原来语境的联系非常密切；有的典故的典面只是原出处整个语境中某一句的表达，原出处的语境的含义不曾落在典面上，这种典面与出处语境的联系就不及前一种情况密切。试举一例：“立刻你又意识出来你是踟蹰于一室之中，捉那不知谁何的小小的灵魂了。”[⑨] 这里，“不知谁何”是一句文言，提示读者此处有用典。它出自《庄子·应帝王》：
明日，又与之见壶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壶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报壶子，曰：“已灭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壶子曰：“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与之虚而委蛇，不知其谁何，因以为弟靡，因以为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三年不出。[⑩]
这段寓言写的是列子的老师壶子在神巫季咸面前表现出“未始出吾宗”的千变万化的迹象，以致使“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寿夭”的相者不能识，季咸只好逃走了。“不知其谁何”在庄子的这段文章中只是描写壶子展示出变幻莫测的迹象，不承担出处语境意思的重心。
由于典故皆有其产生时的语境，则它一经产生，典面中各语素的指代的意义就十分固定；甚至有些典故进一步形成比喻义或引申义，则人们看到这个典故时就会自动地反映出它的比喻义或引申义，对它各语素的意义都忽略不计了。特别是承担着语境全部涵义的典面，它更可能在人们的阅读中固定化，仿佛一个词一样，失去鲜活的表现力。
典故的常用义有可能就是典故的出处义，但当常用义和出处义相对而称时，常用义往往是指从出处义发展而成的引申义或比喻义。这个引申义和比喻义可能是在出处即发展出来的，也可能是后代作家赋予出处义的某个意思。典故在历代作家的使用中发生着意思的转移和改变。如果一个作家对某个典故做了出色的创造性运用，在典故此后的流传中，这个引申义有可能取代它的出处义，成为后来读者和作者记忆中最鲜明的意义，此即典故的常用义。一个典型例子是李商隐对“半面妆”一典的运用：“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11] 废名在《桥》中写小林在一个女子脸上看到了睡神的半面妆。倘若不是读到李商隐的化用，废名未必注意到这个徐妃半面妆的典故。
典故的“字面义”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倘简单地顾名思义，字面义即典面包含的全部信息，是将典故从历史上任何一个语境里抽出来，单看典面里有限的几个语素。因为我们只有将词放在句子中才能了解词的意思，将句子放在句群中才能了解句子的意思，所以单独拿出来的一个典面可以指向任何方向，读者是不能清楚它的意义指向的，而这正为废名从典故中发展出新义提供了基础。
废名的做法是，不顾典故的出处义、常用义，将典故还原为典面上的几个组成部分，然后分别对这些组分赋予不同的意义。经过之前对典故出处义、常用义、“字面义”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废名赋予典故新义的方式归纳为三种：其一，可称为“一一对应转义”，即全面地对典面的各部分一一赋义，使得整个典面表达一个新的意思。其二，只关注典面中某个非常细微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这个元素与他想表达的意思相关。这时废名会对他的这个用典行为加进很多解释；如果废名未作解释，读者找不到这个微小的部分与废名想表达的意思在哪一点上联系，就可能读不懂废名的该处用典。其三，部分地赋予其中一些部分新义，另一些未赋予新义的部分因为与废名想表达的意思无甚关系而“落空”，在句中不起表达意义的作用。这些被赋义的元素在全部典面中的比例不够大到“一一对应转义”，也不小似“一个非常细微的组分”，是一种中间状态。下面即对这三种方式分别陈述。
在“一一对应转义”中，典面中的各元素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意义的对应物，它们各各与出处义中所指代的内容不相同了，《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为他们拜年用的是乡下人的礼法，跪下去磕头！莫须有先生……心里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是社会上的农人，为什么向我拜年呢？”莫须有先生还是都市上文明人的习惯未除了，除了己只有社会了，除了自己懂得“自由平等”而外没有别的社会道德了。连忙有自己的良心答曰：“是的，我同你们有家族关系。我不能拒绝你们向我拜年，可见我同你们不是路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还是你们乡下人对，我一向所持的文明态度，君子态度，完全不合乎国情了，本着这个态度讲学问谈政治，只好讲社会改革，只好崇拜西洋人了，但一点没有历史的基础了！”[12]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出自《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13] 杨伯峻的注释说：“先进，后进：这两个术语的解释很多，都不恰当。译文本刘宝楠《论语正义》之说而略有取舍。孔子是主张‘学而优则仕’的人，对于当时的卿大夫子弟，承袭父兄的庇荫，在做官中去学习的情况可能不满意。……”杨伯峻将孔子这段话译为：“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未曾有过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14]
上面的大段引文和解释认为，孔子的“先进”、“后进”是关于“学习礼乐”和“做官”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的问题；“野人”、“君子”一指未曾有爵禄的人，一指卿大夫的子弟。而在废名这里，“先进”、“后进”指谁对合乎国情的“礼乐”更有了解的意思，“野人”指农人，“君子”指读书人。在这个例子中，废名说的是黄梅县的农民用跪下去磕头的方法向莫须有先生拜年，莫须有先生初时惶恐，后来想到家族关系和乡里风俗，想到合乎国情的可能还正是这些农民维持的礼俗，而非都市里文明人从西洋而来的习惯，所以他“从先进”了。这里我们不讨论莫须有先生这个观点的是非问题，只看这个用典中字面义与出处义的转换关系。总结起来说，组成这个典面的几个因素中，“先进”、“后进”、“礼乐”、“野人”、“君子”、“吾从先进”这6个方面的意思都发生了转变，如果列一张表显示它们的对应关系，则如下：
	
	先进
	后进
	礼乐
	野人
	君子
	吾从先进

	孔子原义
	在做官前学习礼乐
	在做官后学习礼乐
	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
	未曾有爵禄的人
	卿大夫的子弟
	我选择在做官前先学习礼乐的人

	废名语境
	拜年跪下去磕头
	“自由平等”的社会道德
	合乎国情的礼俗（有历史的基础）
	农民
	读书人
	我选择拜年用跪下去磕头的方法


可以看出，这六个词的意思都发生了转变，而废名谈的是关于礼俗的问题，与孔子原来所谈的问题是相关的。废名这里并不是说从西方来的“自由平等”的社会道德不好，他是就他所在的情境立论的，即当几个本家人采用本乡拜年的方法——跪下去磕头时，他没有法子在当场拒绝或者和几位本家说明现代都市深受西方影响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因为改变几位本家原有的常识很难，于是他在黄梅县城过年时就接受了这几位本家的拜年。这里废名的“吾从先进”是有尊重一个乡村的风俗的意思在的。废名在这里用这个典故，完全改变了孔子的原义；他使用了两千年前的文字，使用了为历来的注释家所争论的词——“先进”、“后进”；而他把这个句子放在他的语境里。这反映了典故的字面义与出处义的一种关系：“一一对应转义”。典面中各要素在新的语境中一一对应地获得了新意，一点都没有“浪费”。而且出处义和新语境中的含义都是谈“礼”的，从总体上也是有关联的。
以上的“一一对应转义”是典面中的各组成部分在新语境中一一被赋予了新义，与它反方向的一个极端是废名只关注典面中一个非常细微的成分，该成分与他想表达的意思相关。这时废名为了使读者明白他关注的是哪一个组成部分的哪一层意思，势必对这个用典行为作出很多解释。举一个例子：
“一阵风——花落知多少？”琴子还是手插荷包说。
“这个花落什么呢？没有落地。”
……说着从荷包里拿出了手来。她刚才的话，是因为站在花当中，而且，今天一天，她们随便一个意思都染了花的色彩，所以不知不觉地那么问了一问，高兴就在于问，并不真是想到花落。细竹的话又格外地使得她喜欢。[15]
废名在这里对琴子的一个问句“花落知多少”作了很多解释。因为当前情境是琴子、细竹一天都在花红山的花中，琴子忽然想发一问了，问什么呢？不知不觉问了“花落知多少”。这个典故的典面有两点与废名想表达的意思相合，一是它是关于花的一句诗，另一个它是一个问句。正是这两个因素导致废名在这里用了这个典故，而这两个因素在“花落知多少”这个典面中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花落知多少”的主词不是“花”而是“花落”，同时谓词是问（这个“花落”）有多少，所以废名不得不解释琴子“高兴就在于问，并不真是想到花落”。这样读者才明白在废名的新语境中，是原典面的哪一点语素为废名所取用、强调或转化。
由于在这种方式中，废名关注的是典面中一个非常细微的部分，所以倘若省去相关的解释内容，就可能造成误解。兹举一例：
小林一看，琴子微微地低了头坐在那里照镜子，拿手抹着眉毛稍上一点的地方——大概是从荷包里掏出这个东西来！……
琴子看见他在那里看了，笑着收下。他开言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句话琴姐她不喜欢，她说屠刀这种字眼总不好，她怕听。”
细竹指着琴子说。小林怃然得很。其实他的意思只不过是称赞这个镜子照得好。
“醉卧沙场君莫笑，人生何处似尊前？”
忽然这样两句，很是一个驷不及舌的神气，而又似乎很悲哀，不知其所以。[16]
小林看到琴子在对镜理妆，琴子看见小林在看了，笑着收下镜子；小林于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里有两个元素被废名赋予了新义。一个是“放下”这个动作，在这里不再是放下屠刀，而成为放下镜子；另一个元素是“成佛”，这里以此来比喻琴子理妆后的美丽容颜。所以小林引这句话是为了称赞镜子照得好。然而因为“放下”在原典面中只是一个动作，“成佛”又是从比喻的意义上来称赞的，这两点在原典面中都不是重要因素；原典面的语义重心是落在“屠刀”上的，“放下”的宾语是它，“成佛”的原因也是它，所以不加解释地用这个典面就引起了细竹的反对：“这句话琴姐她不喜欢，她说屠刀这种字眼总不好，她怕听。”细竹是一个聪慧的女子，但即使如此她也不能容易地接受这次用典，可见如果只是为典面中一个非常细微的组成部分赋予新义，就一定要加进足够的解释。其实在这段话里，细竹发出反对的声音也正是废名加进解释的一种方式。
紧接着，怃然的小林忽如其来的两句“醉卧沙场君莫笑，人生何处似尊前”是落在哪一些元素的意思上了呢？从“驷不及舌”的神气和“似乎很悲哀”的感情，我们可以推测，小林是感叹自己先前的那个用典不能为细竹所理解（所以会“似乎很悲哀”），也有轻微的对细竹的抗议：你干嘛要那么坐实地理解“屠刀”呢？（所以紧接着才觉得“驷不及舌”——因为我不该对细竹抗议了）于是我们可以约略感觉到，“醉卧沙场君莫笑，人生何处似尊前”与废名这个语境相关的组分应该是“醉卧”、“尊前”及“君莫笑”。废名赋予“醉卧”、“尊前”的意思是：并非每个因素都要坐实，可以模糊地把握、理解，赋予“君莫笑”这个组分的意思是：细竹你不要抗议我了。而这样的读解，也仍然是在废名的“忽然这样两句，很是一个驷不及舌的神气，而又似乎很悲哀，不知其所以”的提示下完成的。倘若没有后面这样一个隐约的提示，废名从这么细微的地方对这两句诗中的语素赋予的新义就更难以理解了。
当被赋予新义的元素在全部典面中的比例不够大到“一一对应转义”，也不小于“一个非常细微的组成部分”，而是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时，便是部分赋予新义、部分“落空”。此处的“落空”指典面中这些部分的元素在废名的新语境中无意义的对应物，因此无着落。这部分“落空”的元素也可能与废名想表达的意思有某种幽微曲折的联系。例如：
好比一位女子忽然长大了，那真可以说是“园柳变鸣禽”，自己也未必晓得自己说话的声音从哪一个千金一刻就变得不同了。[17]
女子从童年到青年的转变过程中会变声，废名用一个“园柳变鸣禽”的典面来形容这个过程。谢灵运这句诗的原义是说自己卧床养病的时间很长，随着季节的更替，园中啼鸟的种类都改变了。而废名对典面中的“变”和“鸣”都赋予了新义。在谢灵运的原语境中，“变”的宾语是“鸣禽”，是啼鸟的种类。在废名的新语境中，“变”的宾语是“鸣”，而非“鸣禽”。“鸣”由形容词性转为了名词性，指女子说话的声音。这个典面中的“园柳”无法赋予新义，它处于完全“落空”的状态。而“禽”字虚化了，同时可以说它与废名想表达的变化的女子声音有某种联系：好听的女子的声音与婉啭动听的鸣禽的声音存在某种类比，是一种幽微曲折的联系。
二、废名小说用典中原义与新义的关系
从上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废名用典发展出新义的主要方式是给典面中的各组成部分赋予不同于原义的新义。此处的“原义”包括典故的出处义、常用义等，它是相对于废名在自己的语境中对典故赋予的新义而言的。因为原义和新义有共同的物质基础——典面，所以在废名用典的段落中，必然存在着原义与新义的复杂联系。
用典将古代的元素引入了现代的语境。可以想见，即使是在典故的原义上使用一个典面，即使是日光下曾发生在实质上“一模一样”的事，也会因时、地、人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元素进入新语境。而况古时的事不可能与现代的事完全相同，所以各种古代元素进入现代文本，提示出古代的种种生活，读者从中可以品味原义和新义生成的种种关系。
在废名小说的用典中，原义和新义大体呈现出置换、置放、并列三种关系，它们在运用中的区别出于废名想表达的效果不同。置换，是废名想表达一个新义的愿望十分强烈，他在语境中会设置很多呼应、提示与解释的因素，使读者对典故作新义的理解，原义便潜隐在语境中，也就是被置换。置放，是废名不特别着意于置换，于是原义和新义同时出现在语境中，形成种种对照关系。并列，是废名有意将原义和新义放在一起，通过它们的比照形成一种特殊的效果，这效果正是废名追求的。并列的情况以《莫须有先生传》中的“戏拟”为突出代表。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渐渐走得近了——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在走路，你的耳朵里仿佛有千人之诺诺，但来得近了。[18]
这是一个置换的例子。“千人之诺诺”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19] 因为废名在这个语境中设置了“你的耳朵里仿佛有……”这样的主语，“千人之诺诺”的意思便集聚在“很多人诺诺地小声说话的声音”的新义上，“很多人随声附和的唯唯喏喏的样子”的原义便潜隐进文本深处，很难被寻绎出来。原义、新义形成的这样的关系即为“置换”。
置放，是原义和新义同时出现在语境中形成的对照关系。因为原义、新义有共同的典面作基础，所以两者的同时出现是必然的。这里需要区分置放与并列。它们的区别在于并列是废名有意识地运用原义和新义的交互关系，其用典之目标在于两者的并列造成的效果。置放是废名一般地赋予典故新义，由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置放的原义和新义之间肯定会发生一些作用。试举一例：
莫须有先生太太不往下说了，她觉得此人不足与言了。而此人，此时已站在水旁，乐个不休。水流心不竞，有时乃亦不足取，即如这位懒妇人，莫须有先生太太后来每每说她为“无物”。[20]
此处的“水流心不竞”是用来比方凤的懒惰与不上进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从字面看是写景，它的常用义是形容人无汲汲于利禄之心，是一个褒义词。但在废名这段话中，凤过度的懒惰已经不是不汲汲于功利，而是到了“无物”的程度了。所以废名用这句诗来打个比方。此诗的常用义与废名在这里的比方义形成一个置放的关系。
并列的情况中，原义和新义的并列是具有意义的，两者的并列是这种用典取得审美效果的原因。例如：
列位一时聚在莫须有先生门前偶语诗书，而莫须有先生全听不懂。背粪桶的还是背粪桶，曩子行，今子止，挑水的可以扁担坐禅，卖烧饼的连忙却曰，某在斯某在斯，盖有一位老太太抱了孙儿携了外孙女儿出来买烧饼。[21]
“曩子行，今子止”出自《庄子·齐物论》，说的是罔两问景为什么一会儿行、一会儿止、没有一定的常则，景以“为什么我要有一定的常则”这样一个颇有庄子特色的问题来回应。而在废名这里变成背粪桶的人先前在走、现在停下来了。“某在斯某在斯”出自《论语》，说的是孔子对待盲人乐师的态度，要说话让对方知道自己在哪里、通报自己的位置，是一种礼。而废名这段话说的是卖烧饼的人因为见有老太太带了孙儿孙女出来，连忙吆喝。这两处用典的效果就建立在两个典故原义和新义并列的关系上。原义是关乎操守、“礼”的重大问题的讨论，新义是背粪桶人的走走停停和卖烧饼人的吆喝。这样对古圣先贤谈论的大问题赋予完全不相干的日常生活的琐碎内容，就在“神圣”与琐碎间形成了强烈对照，原义与新义的并列生成了这种轻松有趣的效果。
另一方面，正如前述，由于废名对典面的一些组成部分赋予新义，于是典面中的另一些组成部分出现了“落空”现象，即这些部分在新的语境中不发挥意指功能，没有意义的对应物，但它们在废名的新语境中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的作用有时是提示原先语境的存在，是加强原义和新义共存效果的语词标志；有时这部分看似“落空”的元素也可以与废名想表达的意思有某种幽微曲折的联系。这里可以区分为两点：首先是“落空”元素的对照作用（同理，“隐含”元素也可以起对照作用）。其次，“虚”与“实”可以互相转化。
首先看“落空”或“隐含”元素的对照作用。试举一例说明：
这一低眉，她把她的莫须有先生端端正正地相了一相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了，莫须有先生的可怜的皮骨她都看见了。[22]
这个句子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中的“手中线”、“身上衣”都属于“落空”的语素，废名在上下文中想表达的意思是房东太太用如同慈母看游子一样专注的眼光将莫须有先生端端正正地相了一相。而“手中线”、“身上衣”可以引入孟郊诗歌的语境，我们可以感觉到房东太太慈爱的眼神、希望有益于莫须有先生的一片心意。也就是说，虽然这里它们没有具体的所指，但它们所承载的意义却加在了废名想表达的意思之上。也就是说，任何语素都是一个能指，它们指向某一个所指。即使它们在句中没有对应物，并不指向它们的所指，它们却仍将它们在别处的所指带进了这个语境，形成一个“增加”、“附加”的作用。这种作用增加了文章的容量。
与“落空”元素类似的，有“隐含”元素。此处的“隐含”元素指有时废名对一个典故的引用不将典面说完全，而典面隐去的部分同时参与了废名想表达的意思。从典面上看，废名作了减法，但在效果上仍然同“落空”一样，是一个加法。也就是说，典面一旦出现，即是带着它原来语境中的诸多因素出现的，它们都参与生成了原义和新义并存的效果。例如：
说着她几乎要援之以手，怕莫须有先生从此杳然了，昔人已乘黄鹤去了，那她的房子可又要闲着了。[23]
“昔人已乘黄鹤去”与“那她的房子可又要闲着了”连起来，说明了房东太太希望莫须有先生租她的房子，而典故的下一句“此地空余黄鹤楼”与“那她的房子可又要闲着了”是等价的关系。也就是说，废名在这里用到了“隐含”着的下一句的，“隐含”元素参与了原义和新义的交互作用。
“落空”元素由于没有对应物而显得比较“空”，这样就有一种迷离的效果，仿佛雾里看花，能在文章中留出空白。读出“隐含”元素仿佛猜谜，谜面出现在文章中，谜底就是“隐含”的元素，如果能读出它来，自然产生愉快的感觉。这种“藏”在里面的表达，本身构成了一种有趣的效果。
以上是“落空”或“隐含”元素的对照效果，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角度，“虚”与“实”可以互相转化。这是就字面义与比喻义、引申义的互相转化而言的。典面是一个言语符号，它在出处即很可能从字面上引申到比喻义或象征义上去。而在废名的作品中，非常可能典故就是取用它的字面义的。这样，典面的象征义与字面义就会产生一种虚与实互相转化的效果。从逻辑上说，字面义是“实”的，比喻义和引申义是“虚”的。但由于我们对典故的象征义和比喻义早已熟稔，所以它们反而成为某种比较固定的“实”的东西，字面义却变成飘渺空灵的“虚”了。于是在这种并置情况中，以典面为基础，字面义（虚）和象征义（实）不停地作虚实相互转化的运动。在运动中，这个句子变得非常灵动。例如：
他的视线乃再翻一叶那手中扇，其摇落之致，灵魂无限，生命真是掌上舞了，但使得他很有一个幼稚的懊丧，人家再也不同他说话了。那人同琴子交谈。[24]
这段话中，拿着扇子的是大千。“生命真是掌上舞”写的是她手中扇子的“摇落之致，灵魂无限”。赵飞燕能作“掌上舞”是这个典故的出处，而据《后汉书》，赵飞燕并非真的能在人的手掌上舞蹈。且不管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这个典故长久使用的是它的比喻义，即比喻女子身体轻盈。但是在废名的这个使用情境中，他是真的指扇子在大千手上的翻转是“掌上舞”。这个典面中，“掌”、“上”、“舞”三个元素在废名的句段中都实有所指，但由于它打破了惯用的比喻义，显得新颖别致。同时，飞燕掌上舞虽然是一个太熟的典故，但它一旦回复到舞蹈动作的意义层面上（因为废名写的是扇子的动作，所以这个熟典就容易使我们回复到对飞燕可能的舞姿的联想上），它就打破了原来的那种比喻义的僵化的形态，飞燕之凌风起舞也对扇子的摇落之致产生某种映射。这样，这一叶之扇的姿态就在字面义与原义的“虚”“实”之间不断转化，产生了特别的审美效果。
通过分析废名小说用典的意义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废名用典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对典面的各组成部分赋予新义，使典故在作品的语境中具有多重意义。他在所用典故的周围放进呼应、提示或解释元素，使读者明白他所使用的新义是什么。而典故不可避免地将原来语境中的元素引进了新语境，原义与新义在废名的文本中形成复杂的联系。这些地方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框架，形成了具有废名特色的现代表达。同时，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废名用典不是没有经过拣择的。废名的眼光很高，他所选用的典故在思想和审美上具有种种特征，或者在典面上颇有可取，或者在精神内核上足资称道，或者经过发挥有妙善之处。废名的用典体现出了作者本人的一种阅读方式和情感方式。从现代生活的任何情境都能迅速地产生对古代情境的联想，或者能迅速赋予古代的文字以现代生活的意义，这不是一个生活在古代世界之外的人轻易能做到的。废名小说的用典的方式非常特殊，可以说在此之前的作家几乎没有人像他这样大规模地使用典故的字面义，这几乎结构性地改变了用典方式。用典作为一种文学手法，经过废名的现代改造，进入了现代文学场域。某种程度上说，废名小说的用典为古代文化文学资源进入白话文语境寻到了一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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